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喜读 《哈荔田妇科医案医话选 》

浙 江中医药研究所 竹剑平

笔者近来阅读 了天津科技出版社 19 8 2

年出版的 《哈荔田妇科医案医话选》一书

后
,

深为该书所 吸引
,

并赞叹不已
。

该书以

其 内容丰富
,

文字优美
,

师古创新而翘楚

于其它妇 科医籍
。

现就该 书的特色试评如

下
。

论基底
,

同时也启发我们做一个好的妇科

医生
, 必须博览群书

,
不囿i日说

,

方能在

临床上左右逢源
。

二
、

文字优美 别有韵味

一
、

博采众长 自出机抒

作者在中医理论上造谐精深
,

在书中

往往旁征博引
,

做到言必有据
,

不尚杜

撰
。

观其所引历 代中医文献即 达 三 十多

种
,

这在一般的妇科医案医话书籍中是难

得看到的
。

更为可贵的是
,

作者引证文献

并非是不加区分的有闻必录
,

而是博采众

长
,

有选择有补对性地加以吸收
,
并结合

自己的临床经验
,

融会贯通
,

自出机抒
,

提出新的看法
。

如妊娠羊水过多症
,

最早

见于 《金匿要略》
“妊娠有水气

,

身重
,

小便不利
” 和 “

妇人防胎
,

怀身腹满不得

}小便
,

腰 的下肿
,

如有水气状
。 ”

作者根

1据 《妇女大全 良方》
、

《医宗金鉴》
、 《
女

拜斗经论》 和 《沈氏女科辑要》 等
,

认为该

疗即中医所谓
“
胎水

” 、 “子满” ,

其病

机与脾气虚弱
,

中运不健
,

致水液停聚有

关
。

他从 《内经》病机十九条
“
诸湿肿满

皆属于脾
”

中悟出
,

在治疗上采用健脾利

水顺气之法
,

常用四答散
、

五皮饮合方化

裁
。

收到了满意的效果
。

其它如治子痛用活

血化寮之法等
,

皆是作者在前人的基础上

大胆创新而来
,

体现出作者深厚的中医理

目前出版的有些妇科医案
,

由于缺乏

古文基础
,

所 以文字枯燥用词不当
,

读来

平淡
。

虽然有一定的临床经验
,

但因不能

用文字来表达
,

终会使其黯然失色
。

该书

却以文字优美见长
,

用词得体
,

读来别具

韵味
,

从而形成了独待的风格
。

索举一例

以说明
: “周 义 x ,

女
, 2 8 岁

,

已婚
,

1 , 5

年 10 月 1 4 日初诊
,

婚后两载
,

迄未孕羊孔

询知经期尚准
,

惟迅至量多
,

淋溶不 已
,

素多白带
,

纳少神皮
,

夜寐欠佳
。

刻诊正

值经期
,

已行四 日
,

经量 仍 多
,

色 淡 无

块
,

伴气短心慌
,

腰背酸楚
,

倦软无力
,

舌淡红
,

脉弦缓
,

证属脾肾两虚
,

治拟健

脾益肾
” 。

这种书写医案的子法
,

不但理

法方药完整
,

而且因其文字义关
,

句 子通

畅
,

朗朗上口
,

颇有韵味
,

可成为我们书

写 医案的楷模
。

三
、

立法遣药 和缓平调

史载上古有名医曰和
、

曰缓
,

实际上

是当时人们对于医生用药和缓方为高明的

一种客观反映
。

所以后世医家在治病 时
,

十分强调此法
,

作者书中治疗妇科病时
,

立法遣药
,

悉多注重和缓平调
,

可谓深明

此理者
。

如月经不调多由肝郁血痕所致
,



但病程 日久不愈
,

常会耗伤气血
,

甚至造

成肝 肾不足
。

故作者在疏肝理气
、

活血化

癖的同时
,

着眼于虚的一面
,

采用活血与

养血
、

疏肝与益肾并施的方法
,

取得 良好

的效果
。

曾治一月经先期的患者
,

证见月

经一月二
、

三至
,

色紫有块
,

腰酸背楚
,

小腹胀坠
,

头晕心烦
,
口干不欲饮

,

舌红

少津
,

脉弦细数
,

证属肝郁化热
,

蕴伏于

血分
,

热迫血行
,

久损及肾
,

故作者清热

凉血
,

兼益肝肾的治疗原则下
,

用丹皮
、

生地
、

黄答疾
、

东 白薇
、
凌 霄花 清 热凉

血
,

正本清源
;
用香附

、
.

陈皮
,

茜草
、

刘

寄奴等理气化疲
,

以调经候 ; 当归
、

杜仲

养血补肾
,

兼顾其虚
;
海螺峭固带止血

,

并以塞流
。

纵观全方
,

凉而不凝
,

止而不

涩
,

调经养血
,

两为周全
。

服药后病人诸

症已减
,

气机已畅
,

疲血得去
,

故侧重于

补肝益肾
,

并以乌梅炭敛肝
,

僵蚕散肝
,

一敛一散
,

俘致和平
。

由此案可知作者在

治疗妇女病的过程中
,

补泻结合
,

随机应

变
,

这种辨证的园机活法值得我们效法
“

四
、

立足整体 注重辩证

脏腑
、

气血
、

冲任二脉之间 的相互影响
,

以找出病机转变的所在
。

切忌只着眼于某

一 因素
,

而忽视了由此引起的其它因素
。

2
、

人与 自然环境是相互统一的
。

季

节气候的变化能影响妇女的生理和病理
。

如 《内经》 说
: “

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
,

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
,

天暑地热则经水沸

溢
,

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隆起
” 。

说明

妇女月经的运行与天地 自然界关系密切
,

在调治月经疾患时
,

应充分考虑到这一 因

素
。

作者能联系整体
,

分析病机
,

辨证论

治对于临床更好地防治妇科疾病
,

无疑是

有其重要指导意义的
。

玉
、

经带同病 治法分明

整体观念是中医的基本观念
,

作者在

论治妇科疾病时
,

从整体出发
,

采用唯物

辨证的思想方法
,

正确地掌握和处理局布

与整体的关系
,

对妇科疾病的预防
、

诊断

和治疗等都提出了一套全面系统的方法
。

作者主要是抓住下面二个环 节 加 以 阐发

的
。

1
、

人体内的各个脏器是 相 互 联 系

的
,

以妇女胞宫为例除了与脏腑十二经脉

互相联系外
,

与冲
、

任
、

督
、

带各脉
,

特别是

与冲任二脉关系更为密切
。

因此
,

对于妇女

经
、

带
、

胎
、

产各方面的疾病
、

都不只是胞宫

局部器官的病变
,

而是机体在致病动因作

用下的整体反应
。

在临证中
,

必须从整体

出发
,

既要 了解邪气所在部位
,

又要重视

妇科疾病看起来不外经
、

带
、

胎
、

产

四者
,

似乎很容易
,

其实不然
,

如在月经

病的同时
,

往往兼有带下之证
,

具体治疗

用药
,

确属困难
。

作者在这方面积累了较

丰富的经验
,

提出了
“经前

、

经后宜治带

为主
,

治带 即所以调经
;
经期则以调经为

主
,

兼以治带
,

调经即所以 治带
”
这样一

套独特的治法
。

上述的经前
、

经后期
,

经

带并病固然较好治
,

最烦的是经期经
、

带

并病
、

在具体用药上
,

由于二者的治法不

同
,

用药不免杂乱
,

一般都舍去带下
,

先

予调经
,

埃经调后再治带
,

这在 目前的妇

科医籍中是屡见不鲜的
。

作者在治月经病

采用内服药 的同时
,

再用药外 洗 以 治带

下
,

二者并施
,

经带同治
,

疗效 良好
。

避

免 了用药杂乱的情况
,

可谓 径渭分明
。

上面谈的都是该书所取得 的成 就
,

其

缺点当然亦存在一些
。

如编排方法欠妥
,

医案和医话二部分缺乏有机地结合
。

另外

在标点符号使用上
,

有不少用错的地方
,

如该书中应该指顿号的地方
,

都用 了 逗

(下转第沼页 )



又如黄等汤证
,

黄芬加半夏汤证是邪

热下利证
。

方中用黄答清热止利
,

亦配以

芍药缓急止痛
。

由此可见
,

芍药既可用于

虚寒中缓急止痛
,

亦可配以清热
,

攻下药

治疗热证实证兼见的腹痛
。

.

芍药除可 以缓解腹痛之外
,

亦可缓解

血虚引起的痹痛
,

还可治疗其它部位的拘

孪疼痛
。

如附子汤中配 以芍药祖营血而逐

血虚之痹痛
。

此外
,

芍药甘草汤治疗阴阳

转化证 阳复之后厥愈足温
,

以酸甘化阴
,

阴复则挛急自愈而脚伸
。

体现了复阴缓急

止痛的治法
。

据细野史郎报告
:

芍药甘草

对横纹肌
,

平滑肌的孪急
,

不管是中枢性

的或末稍性的均有镇静作用
。

不仅对表在

性的躯体和四肢 的平滑肌有缓急止痛的作

用
,

而且对深在的平滑肌性的脏器如胃
,

肠
,

胆囊
,

输卵管
,

子宫
,

膀胧
,

尿道或

血管也有缓急止痛的作用
。

三
、

养血和营

芍药多与其它滋阴药配合应用
,

有养

血和营的作用
。

如麻子仁丸用于胃热约脾

的脾约证
。

方中以麻仁为主润肠滋燥
,

辅

以杏仁降肺气
,

润肠道
;
本证由于胃热约

脾
,

脾阴不足犷故方中配 以能入脾之血分

的芍药养阴和血
,

又以小承气 汤 破结通

便
,

更以滋润缓下之蜂蜜合而为丸
。

又如

治疗少阴阴虚火旺证的黄连阿胶汤
, 以黄

答
、

黄连为主降火除烦
,

辅以芍药
,

阿胶

滋阴养血
,

鸡子黄既能泻火之有余
,

又能

补阴之不足
。

治疗血虚寒厥证的当归 四逆

汤和当归四逆加吴茱英生姜汤
,

二方均以

当归
,

芍药为主养血和营
,

桂枝细辛温经

散寒
,

甘草
,

大枣补中益气
,

通草通行血

脉
。

后者方中加入茱黄生姜温中散寒
,

降

逆和 胃
,

并加清酒同煎
,

以助诸药活血而

散久寒
。

麻黄升麻汤治疗误下 后 正 伤 邪

陷
,

上热下寒证
,

方中用麻黄
,

升麻
,

桂

枝 以发 越 其 阳 气
,

配以石膏
,

黄等
,

知

母 , 萎葵
,
天冬

,

当归
,

芍 药 等 育 阴清

热 , 润肺解毒
,

此方中的芍药用量都较以

上各方为小只有六株
,

所以芍药在这个方

中只起到了辅佐的作用
。

综上所述
,

以上

各方都体现了芍药养血和营的作用
。

汗下后阴阳两虚证
,

亦可 用芍药养血

和营
,

例如
:
芍药甘草附子汤

,

方中用附

子温经复阳
,

芍药
,

甘草酸甘化阴
,

有阴

阳双补之妙
。

除此之外
,

芍药还可引阳药入阴
,

开

通凝结
。

例如治疗阳虚身痛证的附子汤和

阳虚水泛证的真武汤
,

都 是 破 阴布阳 之

方
。

附子汤为真武汤去生姜加人 参而成
。

所以二方仅一药之差
,

但其所治之证又有

水与寒之分
。

水性 流 动
,

寒 性坚凝
,

因

此
,

真武汤用生姜追逐四出之邪
,

附子汤

则用人参温补以祛寒湿
。

术附温煦以布阳

光
,

消阴霆
,

获芬通利
。

此二证均因阳衰

阴盛所致
,

故在用辛温药治疗时
,

恐其阴

盛格拒阳药
,

所以二方均
“赖芍药开通凝

结则同
,

盖阴开阳不 入反 足以助泄越者
。 ”

( 《本经疏证》 )

通过以上的论述
,

可见芍药在 《伤寒

论》中的作用是颇为广泛和重要的
。

正如

《本经疏证》中所说的
: “其功在合桂枝

以破营分之结
,

合甘草以破肠 胃之结
,

合

附子破下焦之结
,

其余和利水药则利水
,

合通寮药则通疲
。 ”

(上接第60 页 )

号
,

这可能与笔者所从事的职业 ( 在 《浙

江中医杂志》编 辑部工作 ) 有关
,

专挑类

似的错误
,

尽是些微不 足道的小疵
,

但亦

应引起重视
,

以便更好地促进中医事业的

兴旺发达
。


